
回家过年

当寒风刮出刀刃的光芒
当腊梅怒放出生命的芬芳
当年货催绽百姓的笑颜
当春联写出喜悦的疯狂
当孩子盼年的眼神闪出急

躁
回家了
回家过年
坐着火车回家
我的家在北方———

此时的故乡正雪花飞扬
晶莹的雪花
与梅花一道
散发着幽幽的芳香———

芳香着天空的高远
泥土的厚重
传说的优美
儿女的情长

芳香着娘亲盼儿归的眺望
儿是娘的心头肉
儿回来了
娘的心就不会疼了
娘就把心放回了胸膛

回家了
回家过年
坐着挂牵回家
带着收获归乡———

带着所有的亲切和笑容
带着所有的真诚和张扬
带着所有的柔情和汗水
带着所有的收成和念想

带着所有的泪和疼
当然， 把这些都装进重重

的行囊

飞奔的车轮亲吻着回家的路
吻得我脸儿灿出云霞
吻得我心跳出胸膛
吻得我的热血流成河
流成歌流成滚滚的江

震耳的汽笛声呀
让我的爱在风里开花吧
让我的爱在唇边开花吧
开出我思念的芬芳
高山你怎变得这样多情
江海你怎么这样妩媚
长长的路不再是我无边无

际的疼
家不再是枕边泪天上月
那里有年，有你，是爱的天

堂

家啊我的亲人
过年的日子
我要和你紧紧相拥
好好感受你的呼吸
感受你甜蜜的温存
你的温存细腻而热烈
会抚平我新添的皱纹
被风吹乱的翅膀
还有疲惫零乱的心
为爱再树一个希望

家啊
我要捧着你的脸儿
好好端祥
（摘自《石家庄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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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闲 好 读 书

天一冷，便缩首畏脚的，闲下来，也不愿出
门。隅居室内，却正是读书的好时光。

将房间整理清洁，关上门窗，冬日的枯燥
和尘世的喧嚣也好似被隔在了屋外。泡一杯酽
茶在案头， 袅袅氤氲里取出那些买了或近或
久、却一直寂寞地躺在书柜里的典册，捧到手
上，立感无比的亲近与温暖。

读些什么却不十分在意，只要读得入味，

管它是天文地理还是文史思哲，即便是段子典
故，也给这枯淡的时光增添一份情趣。相对来
说， 更喜欢读一些人生况味或亲情类的文章，

文字中散发的温馨如身边的那杯茶水，暖暖的
润嗓清心。

私自感觉，宋词是最不适宜在寒冷的日子
诵读的文字，太多的凄凄切切惨惨淡淡，让入
了冬的心境儿徒增了几分寒意。

也无所谓读得是快是慢。或懒散地偎在沙
发，或慵怠地躺在床头，有一节没一节地读着，

有一页没一页地翻着。 好比那闲居山野之人，

斜倚几前， 有一口没一口地泯着一盅香茗，不
是为了解那渴儿，而是品那一份悠然。及至迷
了情节，入了道儿，便已目不释卷，忘了身外。

即便是屋外冰寒陡峭、狂风怒号，也是充耳不
闻了。

也有读到乏味的，也不上心烦恼，随手扔
到一边，如窗外的寒风将凋败的残叶随意吹向
路边一般。起身，啜口清茶，或是给杯中续点水
儿，将暖暖的杯子握在掌中，一眼窗外的风

景，或是呆呆地发一回愣儿。重换一卷在手，把
闲散的冬日再交给那散发墨香的文字。

冬日读书，也最怕有人打搅。即便是几下
轻微的敲门声，也让在文字中沉淀下来的心陡
然一惊，从忘了冷暖的世界回到炎凉的世态。

金圣叹说：“雪夜闭门读禁书，不亦快哉。”

禁书不禁书的无所谓，要的是那闭门读书的惬
意儿。

慵懒的冬日时光在文字间流淌时，也不愿
开伙。一杯暖茶，几片点心，伴书香入腹，有滋
有味，且慰心慰腑。等日暮西沉，书页黯淡，便
掌灯夜读，那柔柔的灯光，凭添一份温馨。

及至夜寒彻骨，便钻入被窝，背依高枕，继
续沉溺那不能释手的情节与情怀。只等那方块
的文字， 在迷蒙的眼中幻成春水里游动的蝌
蚪，便偎书入眠。

（摘自《巢湖晨刊》）

都 市 絮 语

漫长的冬夜
我蛰居在都市一隅
清冷的月光里
难觅你的姣容
你不在的日子
与你同在
鹣鲽情深

大地一片红晕

谁能把浩瀚的苍穹拥抱
那里滋长着温暖的记忆
不用担心远方的灯火熄灭
他人无法推开那扇门
轻轻拂落岁月的尘埃
平淡的日子露出一抹亮丽
以为命运不再坎坷多舛
其实才开始无常反复

人生的麦田没有走到最后
谁知道到手的麦穗是哪棵
演出不到完美谢幕
又有谁过早地口出妄语
情感的诡谲多变

是生命承载的最大负荷
随手拾起过往的散落记忆
时间的铜镜上
泛起浅浅的朱砂红

人必须活许多次
周而复始
世间的人哦
无论什么时候
都应该找寻自己的那棵麦

穗
趟过坎坷艰难之河
让无休无止的幽怨
从容复归生活的平实本真

因为缘
我们在人海中不期而遇
你的容颜美丽如昨
俯身侧耳谛听
有一种渴盼已久的声响传

来
苍穹之上目光之外
羞赧的月亮悄悄隐去
心灵休憩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低语些什么
（摘自《石家庄日报》）

茶 马 古 道

马背上洒落的岁月
风霜雪雨中的岁月
被马蹄踏过
压成了历史
层层
叠叠
酵过、蒸过、压过
路也熟了
熟成一只饼

熟成一方砖
熟在一个开放的季节
无拘无束的雨
冲泡出来的是
古道的
茶味
汤味
与一个诗人的感慨
一样的悠长
一样的浓郁……

（摘自《文汇报》）

选择做个好人
近读季羡林先生的口述实录，他说，以他活

得这么长的一个年岁，以他足迹所到一百多个
国家，以他见闻之广和博，他认识到，好人天生
就是好人，坏人天生就是坏人，他所见无一例
外。这个“天生”是什么意思？难道真的是有些人
天性凉薄，有些人善良宽厚？在今天这个科技取
代上帝的时代，这是不是说，是基因决定了好人
或坏人？我想，如果真的如此，德性教育也就只
能空忙一场了。

我承认人的天性各异，有的开朗，有的内
敛，有的敏感，有的善于聆听，有的擅于笔墨，有
的喜爱数字，有的迷恋形式。所有这些不同的性
格和禀赋确实有先天决定的成分，但我实在不
能想象它们有善恶之分，更不可想象襁褓中的
婴孩就有了“好人”或“恶人”的区别。我觉得一
切变化是从这个孩子与外界有了交流开始的。

从他们牙牙学语，开始和父母（身边的人）频繁
交流起，善恶的观念就开始一点点地建立，直到
童年结束（也许最长可延续到初中毕业），他们

的基本品性大体就确定了。好的家庭氛围，特别
是有正直、善良、宽厚的父母，有健康的玩伴和
读物是上帝给这个孩子最好的礼物。 让孩童有
一个快乐的童年生活，那么他们成为“好人”的
几率就大大增加， 这样的人，“如果他们不做坏
事， 那不是他没有精力或不擅长， 而是不愿意
做”（蒙田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季老的总结有
一定的道理， 一个人的好坏从童年所表现出来
的秉性就大致可以看出了。因此，德性教育有一
定的实效期，我甚至认为，过了孩子的童年期，

社会的良善教育已没有多少效果， 人们可以让
他们受教育，希望他们能有所得，但他们究竟能
够得到多少，真是天晓得了。

但我仍然认为，成为程度不同的“好人”或
“恶人”与后天的经历还是脱不了干系。每个人
都活在当下，但有着无尽的可能性，选择随时摆
在他的面前， 如果他的某一次选择给他带来了
“成就感”或“挫折感”，那么这个选择的“善恶”

性质会将他往成为“好人”或“恶人”的方向推进
一步。这一方面说明，成功、失败对人的品性之
塑造远大于“说教”。 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

母”，这只是励志之言，实际的情况是，失败是很
容易打倒一个人的， 并且大部分人是被打倒的
（所以那些没有被打倒的人才特别令人敬佩，离
我们最近的就是中国的史铁生， 美国的乔布
斯）。另一方面也说明，“好人”与“恶人”仍然是
在慢慢“长成的”。

其次，没有绝对的善人或恶人。写出《古拉
格群岛》 的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在一次演讲
中说：善与恶的界限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
一切人心中穿过。 这条线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
动。在最善的心中也存在着一个恶的阵地，在最
恶的心中也存在着一个善的角落。 同一个人在
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
接近圣人，有时接近魔鬼。索尔仁尼琴还真诚地
袒露了自己曾经的卑劣： 在劳改工地上，“一次
出工，排工员用眼睛物色临时班长，我卑微的心
房简直要从囚服中蹦出来：指定我吧！我？没有
指定我！可是我为什么要当这个？那只会使人做
出更加可耻的事情。哦，和恶念分手是多么困难
啊！”

当一个人的外部生活遭到蹂躏时， 他的内

心生活往往也在劫难逃： 如果他受到礼遇和尊
敬，他便更有可能礼遇和尊敬别人；如果他感觉
到自己是遭排斥和受诅咒的， 他最有可能的是
也去排斥别人和诅咒这个世界。 须知，“大多数
人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大抵是这个世界对待他
的方式”。每当在媒体上看到一些犯下令人发指
罪行的罪犯，我都会想，这个罪犯曾经经历了些
什么？他心中的那点良善是怎么丢失的？谁对此
有一定的责任？ 如果人性中的那点良善能够成
为他理智生活的准则， 他可能会是一个完全不
同的人啊！

康德曾经说过：“从扭曲的人性中造不出完
全笔直的东西。”这可能是人类社会总是充满了
灾难和不幸的根源。 知道这个真相不是让我们
自暴自弃，我以为，与其强调人性的不完美，不
如更注重营造做“好人”的环境。文明的真意就
在于让心灵有一个健康生长的居所。实际上，我
们每一个人的幸福都有赖于这个居所。 尽管做
好人不容易，我们还是要选择做个好人。

有一个编辑收到很多来信， 问的都是同
一个问题：为什么好人往往没有好报，而坏人
却未必有恶报？苦苦思考之后，他给出了这样
一个答案： 上帝给好人的最大的奖赏莫过于
让他当一个好人， 而给坏人最大的恶报便是
让他成为一个坏人。请问读者，你对这个回答
满意吗？

（摘自《文汇报》）

青春只有那么多

中学生在马路上打闹，

无论怎样顽劣， 都不曾减少
自身的饱满。 我家边上有一
所中学，算不上名校，因而学
生身上还保留着人性， 比如
在马路上开怀大笑或互相谩
骂，用打斗的方式增进感情，

而不像名校的学生如韭菜一
般整齐地蔫萎。 这些孩子们
走着路突然追打奔跑， 我停
下脚步研究他们， 腿抬得那
么高、大腿羽状肌强壮有力。

我跑步已经很难抬那么高的
腿了。

青春何止于羽状肌，男
孩子奔跑挺出的胸膛已经撕
破风的衣衫， 这些有力落下
又轻捷抬起的脚， 感到土地
辽阔。 他们说的笑话可能不
好笑， 但孩子们笑得直不起
腰。 如果一个人等来完美的
幽默才发笑， 他身上的幽默
感已经不充足了。 孩子是快
乐的挥霍者， 他们笑的理由
比导火索还短， 因而笑声最
多， 像拧开的水龙头的水流
越过池子边沿。

年轻人， 他们的头发像
野草一样茂盛， 好像什么事
都没干，专门长头发了。我举
全身之能量， 也长不出那么
盛大的头发。 他们思考时蹙
起的不真实的皱纹， 显然他
们不习惯思考，只习惯于玩。

这一切无以名之， 我称为艺
术品。除了没钱，年轻人什么
都有。

姑娘比小伙子更能代表
青春的美与神秘， 我相信姑

娘自己也不完全了解自己的
美。人类从古时起就把姑娘
们比喻为花、 比喻为朝霞
（这个比喻有点不像话）、比
喻成月亮（接近）、比喻成柳
丝（意态仿佛），我说不出更
新颖的比喻，总不能把她们
比喻成液晶电视吧？没人说
出姑娘眼波流转的嫣然，说
出她们背影的玲珑与丰盈。

而一个俏丽的姑娘迎面走
过，让人感叹时间真短。

我也有过青春———这像
鲁迅说过的话：我也做过梦，

但多半已经忘记了。 没人能
记住自己所有的梦， 像没人
永远占着青春。 青春二字前
面一旦加上“也有过”，就带
出无限的怅然。 人生有点像
运动会， 参赛者在举牌人的
带领下绕场一周， 最终还要
找个地方站下看别人举牌入
场； 入场的人带着满身的青
春， 而看的人是看别人的青
春。

这些意思如同英国诗人
拉金在《悲伤的脚步》中写下
的几句诗：

青春的痕迹
源于力量和痛苦
它永不再来
在某处为别人完好的存

在……

我觉得， 世上的青春像
一件件永远穿不坏的衣服，

从一些人身上剥下来， 穿在
另一些人的身上。 剥衣人叫
时光，穿衣人是爹娘。衣服就
那么多， 被古来今往无数的
人穿过，青春只有那么多。

（摘自《北京日报》）

一生一世就一次

在法国南部的农村，如
果一个女人抱着笔记本电脑
四处去问人家哪里能上网，

别人会用一种十分同情的目
光看看她。他们会觉得，这个
女人的脑子一定是坏掉了，

在旅游胜地穷忙， 简直没救
了。

在法国乡村， 很多地方
不仅没有宽带， 有的地方连
手机信号都没有。 电脑，手
机， 在这里都属于还在为五
斗米折腰的小康阶层使用的
东西。 来这里的人不显摆财
富，也不炫耀功名，只关心哪
个酒窖有好酒， 哪个饭店有
好吃的。

很多年前， 我第一次和
朋友在普罗旺斯地区吃大
餐。饥肠辘辘点菜时，大家讨
论了十几分钟， 才讨论到第
二道菜配什么酒， 我饿得心
慌， 请服务生先把面包送上
来。 那服务生很不高兴地看
了我一眼， 说：“这位女士如
果肚子饿， 应该先到麦当劳
去吃一个汉堡包再来。 我们
这里不管给客人吃饱肚子
的。”

在欧洲， 一个女士是不
会轻易去麦当劳的， 他暗示
我根本不懂法国饮食文化。

法国大餐得慢慢品尝， 而不
是急着想管饱。 普罗旺斯这
种地方的人都是这副德性，

在他们的眼里， 游客永远是
错的。想吃好饭，还不能跟人
较真。 这里的人是很愿意为
吃饭花时间，哪怕是吃过饭，

有几百万美元的生意在等着
做，他们也不会把饭吃得“急
急吼吼”。你想，赚钱的目的
之一就是为了吃好饭， 现在
好饭就在眼前， 为什么还要
舍近求远呢？

从此以后， 每次在这种
地方吃饭， 就是饿得前胸贴

后背， 我也把那半懂不懂的
菜单看得气定神闲， 从容不
迫，泰山压顶不弯腰，还要请
服务生把沙拉汁都一一报
来，仔细研究。一顿晚饭，不
动声色地从

8

点钟吃到半夜
12

点。

还有一次吃大餐， 虽然
要去赶飞机，但是，我们已经
修炼到家，吃得不慌不忙，宾
主皆欢。最后，主人说：“上飞
机以前， 再请大家喝一杯终
生难忘的香槟。”大家看看手
表， 时间还充裕， 便欣然答
应。

可是那香槟一等不来，

二等还是不来。我笑眯眯地
去问主人：“那终生难忘的
香槟怎么还不上来

?

” 主人
也笑眯眯地说：“那香槟还
在冰箱里躺着呢，因为盛香
槟的酒杯还没准备好。”我
想：“什么叫没准备好，没洗
出来

?

”当然不是，只有家庭
妇女才会有这样的推理。原
来，那些香槟酒杯都进了冷
冻箱，不冻得发白，决不拿
出来。 因为是上好的香槟，

不能马马虎虎像喝可乐，那
样就可惜了。

没有人再好意思看表，

大家一脸的破罐子破摔，不
动声色地坐在那里， 直等到
白白的、 冒着冷气的酒杯端
上来， 主人像举行一个仪式
一样，郑重其事地拿出香槟，

打开瓶塞， 清脆的一声响之
后， 只见琥珀色的液体在冻
得发白的酒杯里冒出美丽无
比的珍珠沫。 大家齐齐地喝
起彩来。

喝完香槟赶到马赛机
场，大家一边交改票费，一边
等飞机， 一边还在津津乐道
地谈那杯香槟。

飞机误了还有下一班，

而这样的香槟， 一生一世也
就这一次。

（摘自《中外文摘》）

中 国 人 的 表 情

路上遇到人， 往往发现对方的表情
很奇怪。先是惊愕，疑惑，发愣，然后是尴
尬，赶紧补救上一个笑。有的走过去了，

还回过头来审视我（当然也因为我奇怪
地回头看）。有一次，一个索性回来，问：

“我们认识吗？”

有道是，他人的表情是自己的镜子。

原来，我是微笑着。我习惯于逢人微笑，

那是友善的表示。彼此无冤无仇，何必相
煎？再说，予人微笑，也收获微笑，何乐不
为？彼此微笑以对，世界就会美好一些。

我常见西方人这么微笑着对人， 哪怕是
陌生人。但中国人不习惯这样。中国人的
典型表情， 上世纪

80

年代陈凯歌拍了部
《黄土地》， 就是里面庄稼汉的表情：呆
滞、木讷、麻木。陈凯歌用大特写突出了
出来，引起了震动。但我从中更读出了焦
灼，像被烤焦了的麦子。想想，地里缺水，

赖以活命的庄稼枯死了，“农夫心内如汤
煮”，怎么可能不被烤焦？焦灼，于是焦
躁。我小时候，活得不易的大人们对小孩
说话，总是带着焦躁的。比如吃饭，就敲
敲碗：“快吃快吃，吃完爬下桌！”甚至还
带着骂，“快死去”如何如何。好端端的就
骂，孩子们也已习惯了，就赖，知道不论
大人骂得怎么恶毒， 都只是他们活得太
累之下的习惯性表达。

这二、三十年来，中国人的表情又多

了一种，就是狡黠。当然原先也有，现在
发扬光大了。中国人是很精明的，这是世
界对中国人的普遍评价。 被抛下生存之
海和欲望之海的中国人， 无法不精明起
来。在国外，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很少不说
假话的，有时甚至连篇撒谎。因为撒了一
个谎，接着必须再用谎言来圆。中国人的
聪明才智很多都用在了这上头了。 国内
的中国人也一样， 而且需要付出更大的
狡黠来应对。因为对方是中国人，中国人
没老外那么好对付， 中国人是中国人的
克星。凡事都要三思，细细斟酌了才能应
答。传统说“对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
一片心。”现在是“对人只说虚话，一片心
都不抛。”

有时候我问自己，这样累不累？累，

但是不能不这样。 但更多的时候也不觉
得累了，习惯成自然了，成了本能，成了
“集体无意识”。 所以这个国家也能生存
着，尽管时时刀光剑影，处处“无间道”。

即使你愿意放下铠甲， 人家也会犹
疑，就好像司马懿揣摩诸葛孔明的“空城
计”。比如我的逢人微笑，总被揣摩是否
熟人？不熟而笑，那么是否有企图？可有
阴谋？要是早

30

年，遇到女性，我这么笑，

一定会被认为是调戏妇女了。

微笑，很多时候是为了调谐气氛。现
在讲和谐社会， 口号是不够的， 内心紧
张，如何和谐得起来？我当学生的时候，

常被老师逮着批评。这时我常面带微笑，

老师就很生气：“你还笑！你还笑！这么无
所谓！”其实天地良心，我并没有无所谓，

我所以笑，只是表示我不对抗。如果我不
微笑，老师就喜欢？我也曾有过经历，老
师则说：“表扬你就高兴， 批评你就拉长
着脸！”

当然，有时笑也有别的动机。上世纪
80

年代有一阵，我周围的人议论说，我像
陈新华。 陈新华是当时很火暴的乒乓球
国手，他有个“秘密武器”，就是笑。面对
敌手时也笑着，跟我一样。我理解，那是
化解和抵御。生存实在不易，甚至残酷，

笑一笑，即使不能改善境遇，也能让自己
不那么焦虑， 从而也许还真的获得实质
性的胜利。虽然这有点阿

Q

，但阿
Q

也许
还真具有生存的策略。 从这点上说，“阴
谋论”还真有道理了。

这些年，中国人的表情又多了暧昧。

暧昧，本来应该是日本人的典型表情，但
现在我发现，中国人也暧昧得可以。我看
到几次事件现场， 那些维持秩序的差人
的表情都极其暧昧。 他们的表情仿佛在
说，他们也是迫于无奈，他们也要饭碗。

这让我想起我《冒犯书》官司全过程，对
方大多都是和气的。如果讲道理，那么和
气是一种修养， 但霸道又和气， 十分费
解。他们的表情在表明着：他们也被逼的。

谁都想表明自己是被逼的， 谁都不想负
责，谁都不想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个
部分，谁都想掩盖自己的怯弱和卑劣。

我深知，人要活着，就必须吃饭，即
使自己可以饿死，妻儿怎么办？这也是我
妥协时的理由。 我们都不是能改变乾坤
的人，但我们是否能守住一些东西？牺牲
些小利小益，让自己的表情明朗起来。

（摘自《青年文摘》）

文明世界的伪善

30

年前，我曾毕业旅行到兰屿。那里
的原住民穿着丁字裤， 推着两头尖尖的
船，夜里在海上点起火把，引来飞鱼。风
吹来，浪打来，站在海边的感觉真美。

最难忘的， 是与我同去的女生认了
个兰屿的女孩做干妹妹。 我永远忘不了
女孩那无邪的脸孔和她说的话：“姐姐，

你知道吗？我们兰屿人都好穷、好短命，

以前日本人把我们隔离起来， 故意不教
育我们，拿我们当原始人类的橱窗，害我
们到现在还这么落后……”

20

多年前，我到台湾南部一个城市。

经过一条路， 路中间居然有口井。“这是
古井，是被保护的文物。”当地的朋友对
我说，“可是这么多年来，它在这儿，真不
方便，也真危险，已经有好几个人夜里骑
机车，因为撞到这口井，死了。”

十几年前， 我到台湾北部的一个小
镇。镇上有所著名的庙宇，香火鼎盛。庙旁
是条老街，走在其中，如同进入历史。“真
美！” 我说，“保护得真好。”、“可是你知道
吗？因为是古迹，政府规定要保护，不准改
建。”当地的人对我笑笑，“结果房子愈来愈
老，又阴又湿，很多住在里面的人得了风
湿和气喘。 尤其害怕的是哪一天地震来
了，百年老屋垮了，我们全得压死在里面。”

前年，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海豹猎
人之死》，说在加拿大北极小村里住了一
户猎人， 男主人皮泰图靠猎取环斑海豹

为生，每张海豹皮可以卖到
11

美元。但是
1975

年秋天， 全世界的人都在电视上看
到一段惊心动魄的新闻影片， 那是绿色
和平组织带着记者团去拍摄的爱斯基摩
人猎取海豹的残酷镜头。 新闻媒体大力
炒作， 电影明星和欧美的政治人物也加
入保护行动。 绿色行动组织的总裁罗勃
特·亨特发出警告：“如果不禁猎，格陵兰
海豹将在

5

年内灭绝。”这个号称“心灵炸
弹”的新闻爆发开来，

1983

年欧洲议会在
舆论的压力下终于宣布禁止幼海豹皮在
欧洲出售。

禁售幼海豹皮， 导致整个海豹皮毛
市场都崩溃了。 虽然加拿大野生动物基
金会会长说“并不担心格陵兰海豹会绝
种”，但没有人再买海豹皮衣，猎海豹者
被看成刽子手。 受委托调查的人道主义
机构， 也发现猎杀海豹的方法并非不人
道。加拿大北极圈的猎人们断了生计，

11

年内有
152

人自杀。 皮泰图有一天离开
家，挥手向妻子道别，这是他结婚以来第
一次这样道别。皮泰图没有再回来，他死
在一片碎冰之间。

不久前，我看电视上的专题报道。孟
加拉国街头衣衫破旧的孩子对着镜头，

他们有清瘦的面庞，眨着无助的大眼睛。

旁白说， 联合国保护儿童组织指责孟加
拉国的企业雇用幼小的童工， 使孩子受
到伤害。于是小童工们被解雇了，他们流
落街头，有些甚至沦为雏妓。联合国儿童
福利组织不得不回头， 做出让步和补偿

的措施。

我跟昆虫学家陈维寿老师聊天。“你
知道吗？ 以前台湾靠卖蝴蝶赚了多少外
汇？” 陈老师说，“单单在黄蝶翠谷

1

年就
能抓五六千万只。”、“这不是违反生态保
育吗？”我说。“错了！”他笑笑，“后来经济
不景气，蝴蝶出口没落了，黄蝶翠谷的蝴
蝶被抓得少， 数量反而减少。 因为

10

天
内，那里就能繁殖出一两千万只蝴蝶。没
人抓，蝴蝶数量太多，把树芽都吃光了，

后来的就饿死了……”

这个世界不是人类所专有的， 我们
要尊重地球村里的每一员。但是，当我们
大唱高调， 当我们举着牌子站在百货公
司门口，高喊不准屠杀动物、猎取毛皮的
时候， 我们有没有为贫苦山村的猎人送
上冬衣？当我们保护一口井，为那古迹请
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想移走古井、更
改道路的方法， 还是任它在那儿伤害我
们的同胞？ 当我们高喊这世界上的物种
正以空前的速度在减少时， 我们有没有
想想自己造成的污染，正是最大的祸害？

当我们高唱保护雨林的时候， 我们有没
有好好利用每一张纸， 使这世上能多留
住一棵树？我们可以扮成仁者的样子，打
着领结，举着香槟，参加保护古迹和野生
动物的募款餐会， 看山珍海味一道道上
来，却听不到山巅海滨的一声声哀叹。

作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世界野
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资深会员，我常想，当
我抢救一朵小花的时候， 是不是践踏了
无辜的小草？我也常想，文明世界的人，

是不是做了许多伪善的事？

我的眼前常常浮现出那个爱斯基摩
人的影子，觉得他也是该受保护的可怜人。

（摘自《青年文摘·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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